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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我人生的转折点，永生难忘！

1976年底，我结束了三年农村插队，

重返北京，分配到北京印刷九厂（现京华

印刷厂，西四丁字路口），当个装订工学

徒，月薪18元。俺的初始理想实现了：终

于有了一个室内工作，不用春夏秋冬地日

晒雨淋啦！那时候，装订工基本是手工熟

练工种，没什么技术含量。俺勤勤恳恳，

到哪儿干活都实诚，人缘爆棚，没多久，

就评上先进、当模范了。

1977年春，高中（北京工业学院附

中）发小林群向俺透露了一个消息，中关

村有个地下学习小组，由原中科院数学所

所长秦元勋在家里辅导几个中科院子弟学

习高等数学。这可是久旱甘雨，俺们俩自

带板凳，死皮赖脸，三闯茅庐，终于获得

了旁听资格，不久，俺成为了第一高徒。

从此，每天中午在车间休息室“拱猪、升

级”的喧闹声中，傍晚在公交车拥挤摇摆

我的通往“半导体”之路

○陈大同（1977 级无线电）

的路上，俺手捧一书，旁若无人，沉溺于

迪尔塔-义普西隆的探索之中。

当年，上大学要单位推荐，谓之工农

兵学员，八仙过海，各凭关系。俺“臭

老九”出身，早就死心了。变化发生在9
月25日，那天，回家路上，在动物园站转

车，偶遇高中同学钱某（其父时任中央民

族学院党委书记）。她神神秘秘地透露：

赶紧复习功课，高考要恢复，就从今年

起，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个决策（俺

比一般老百姓提前十来天知情）！一声惊

雷，激起了俺沉睡多年的梦，能凭考试成

绩进入大学，一条通天之路就在眼前！

北京是12月初高考，只有两个月复习

时间。大家临时抱佛脚，拼命复习。一个

同事的母亲是中学教师，提供了以前的所

有数理化考题。仅国庆假期两天，俺就做

了十几份数学物理考试题!我们厂有40多
人报名，厂领导要紧跟形势，支持高考，

又怕这帮青工借故请假偷懒，于是，想了

一招，找了一间会议室，集中复习两周。

但这帮小子多一半是起哄架秧子，在一起

聊天打牌，整天乱哄哄的，根本无法安心

学习，只能回家挑灯夜战。俺是北京“文

革”开始后第一届高中生，又赶上1972—
1973年回潮，好歹学了点东西，所以复习

得较快。最后一个月，同学、同事、亲友

纷纷来访，俺来者不拒，诲人不倦，在家

里和厂里成了“小老师”；当然，自己也

提高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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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是在四中参加的高考，四门：数

学、物理/化学、语文和政治，各100分。

数理化是俺的强项，政治死记硬背还凑

合，语文实在弄不清什么主题思想段落大

意，最没谱。考下来，印象最深的是数

学：有三道附加题，一道是极限（必须用

迪尔塔-义普西隆语言），一道微分求导

数，一道积分求面积。这正中俺下怀，刚

在地下小组学过，都做出来了，得意洋

洋。但没想到，前面简单的题目，没空

仔细检查，反而错了，才得了88分。语

文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中。

俺东拉西扯，把自己包装成胸怀理想、

为实现四化刻苦钻研的好青年，居然也拿

了86分。

高考结束后，厂领导找我谈话，听说

你数学不错，咱们厂也需要人才，准备提

拔你去财务科。那时，这可是一个以工代

干的机会，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但是，俺

想：坏了，是不是厂里想扣着我呀，于

是，极力推脱。最后，领导发怒了，这么

不听组织安排，就算高考录取了，也不让

走。俺马上低头认错，乖乖地去新华印刷

厂参加财会训练班，但回来没多久，就离

开去上大学了。

俺的第一志愿是清华计算机系。当年

的清华，还是“六厂二校”的重灾区，远

不如今天的风光，俺“无知者无畏”，就

报了清华。考完等通知的期间是最难熬

的，当身边亲友同学纷纷接到录取通知，

俺坐不住了，心想，清华报得太高了，

估计没戏了，真该报得低点，先能上大

学再说。接到清华通知书的那天，俺喜

出望外，也成了全厂的大喜事，厂里还

有一人考上成电。

就这样，1978年2月底，我稀里糊涂

走进了清华电子工程系（现计算机系）无

7班（无线电77级）图像信息处理专业。

两年多后，无线电系由四川绵阳回迁，无

7班整体回归，由寄养在他系的孤儿，一

跃而为本系的独生骄子！

记得刚进无7班，同宿舍有刘卓、陈

启明、冀晋、柳絮飞、杜学军等。从社会

中来，大家分外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学

习极其刻苦。第一学期，受益于长期的自

学习惯及基础，俺通过了数学、普通物理

和普通化学的免试考试。印象最深的是化

学考试，几乎一点基础也没有，刘卓和俺

一起苦学了一周，双双以高分通过（我相

信，无七班的同学，如果报名了，几乎都

能通过）。这激励了我，在大学期间，各

门课程几乎都是自学的。

那时，百废待举，国门乍开。放眼四

望，才发现，原来俺们都还在世界上那

“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之

中！于是，痛定思痛，奋发图强。在科学

的春天里，杨振宁、李政道、陈景润的名

字堪比现如今的周杰伦、李宇春；青年学

子中口不挂着“诺贝尔”，似乎就没脸见

人！在大潮中，俺也不能免俗，被人忽悠

着做了“吉米诺维奇”习题集四大本，心学生时代的陈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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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气傲。俺琢磨着这“图像信息处理”专

业虽不知是个神马东东，但怎么看也不像

是“诺贝尔”的近亲，于是，向学校申请

要转学物理。

这在当年可是有点大逆不道，幸而校

方网开一面，让我单独考数学、物理，视

成绩而定。数学难度不大，考后还和带我

们的数学系的蒲富全教授探讨了一会，皆

大欢喜。但物理考试可考坏了，看着考

卷，不知所云，都是些既实际又虚幻的

题，从来没见过。硬着头皮，瞎蒙一通，

交卷子时，羞愧交加。但老师还算手下留

情，俺随手列上个公式，都给10分，最后

勉强上了60分。考完后，心也凉了，准备

老老实实不折腾了。可谁知，校方突然通

知我通过了！后来才听说，那张物理卷是

以前考研究生用的，当年最高分也不过40
多分。

这一天，无线电系主任吴佑寿教授找

我谈话，说“你想学物理，咱系里也有，

叫‘半导体物理’，怎么样？”俺虽不

安分，但本质上还是个听话的好同志，

就同意了。这样，俺成为了半导体专业

1977级唯一的学生，被“因材施教”，

在微电子所所长李志坚教授的指导下读

完了本、硕、博。

其间，最困扰的一件事发生在80年代

初。那时，无线电系搞教育改革，大学一

年级不分专业，大二自主选报专业。分班

时一看，坏了，半导体专业的学生几乎都

是其他专业不要，给分过来的。原来，俺

折腾半天来到了这么个冷门专业，这个郁

闷呀！那几年，俺年年被请去给不安心的

学弟学妹们讲咱们这专业的重要性和大好

前景，越讲自己心里越发毛！

果不其然，等俺1987年终于熬出了博

士，马上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当时，

半导体公司100%都是国有，个个都半死

不活，苟延残喘，俺大好青春，难道如

此虚耗？不得已，随着出国大潮，漂洋过

海，“洋插队”去了美国。从此，与半导

体集成电路结了一辈子情缘，又恨又爱。

陈大同：华山资本投资管理公司
创始合伙人。在清华大学获得学士、
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先后在美国Illinois
大学和Stanford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5年，陈大同在硅谷联合创办了Omni 
Vision Technology 公司。该公司研发出
了世界上首颗单芯片彩色CMOS图像传
感器，并于2000年在美国NASDAQ 成
功上市。2001年，陈大同在上海又联合
创办了展讯通信公司。该公司研发成功
世界首颗TD-SCDMA(3G)手机核心芯
片， 荣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并于2007年在美国NASDAQ成功上市。

2008年起，陈大同任北极光创投的
投资合伙人；2010年初他又创办了华山
资本投资公司。目前持有34 项美国及欧
洲专利，并荣获2006年度全国发明创业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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